
盼给沙蓬添新用

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后的研发之

路平坦了许多。这 30 多年间，奥·乌力吉一

共研发了 5 个蒙药新药，获得了 15 个发明

专利，发表了 200 篇科技论文，出版了 7 部

专业著作，获得了 10 个政府科技奖项。
由他个人出资研发的第四个新药海

伦胶囊，主要针对脑血栓后遗症，该药在

2012 年取得临床批件。 当时，有外地药厂

试图花 1000 万元收购其研究成果，但奥·
乌力吉不为所动，最终通过学校将该药的

研究成果捐给了通辽市人民政府，用于开

展校地合作，助力当地企业发展。如今，该
药正在当地药厂进行二三期临床研究。

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奥·乌力吉所在的

蒙医药学院无疑是最忙碌的学院之一。 用

学生的话来说，因为奥院长的认真，节假

日或寒暑假在学校里跟着他加班加点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也正是基于他的这份

执着， 让学院的每一个老师和学生都心甘

情愿地跟随他，脚踏实地投身蒙医药事业。
从前， 蒙医药学没有博士学位授权

点。 放眼整个内蒙古自治区，也没有医学

类博士点。 奥·乌力吉看在眼里， 急在心

里。 2011 年，得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
奥·乌力吉义无反顾地建议内蒙古民族大

学申请蒙药学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我记得当时的竞争相当激烈。 全国

一共有 188 个学科申报， 但最终只能有

30 个专业能取得博士点。 从 2011 年的 9
月到 12 月，我们一共参加了 3 次答辩。我

作为主答辩人，和我们学校的两位领导一

起在北京忐忑了整整 3 个月。当时我们整

天茶饭不思，一心想着要怎么拿下这个博

士点。 ”奥·乌力吉回忆道。
他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用一个鲜活

的事实，打动了评委会：“我们的蒙医药学

发展，本该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由于

学校没有自己的博士点，所以只能和蒙古

国相关高校合作开展博士学位教育。要知

道， 蒙古国上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恢复蒙

医， 当时他们都是派人来内蒙古学习的，
可如今我们的老师却要到以前的学生那

去要这张传统医学的博士文凭。 更何况，
实际的博士阶段授课和实践都是在我们

蒙医药学院完成的。于情于理，咱们国家，
都需要这样一个博士点……”

最终， 蒙药学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在入

围的 30 个学科中排名第八，在民族类学科

中排名第一。 自 2013 年该项目开始招生

起，如今已有 2 名博士生顺利毕业，在校博

士生 14 名， 其中来自蒙古国的学生就有 3
名。在奥·乌力吉的积极争取下，蒙医药博士

人才培养从原先只能由国内到国外培养的

单向选择，变成了国内外互动的双向选择。
如今， 蒙医药学院已是内蒙古民族大

学最具特色和科研实力最强， 且最受考生

欢迎的学院之一。每年，都有 300 多名蒙医

药专门人才从这里毕业， 去往全国各地。
记者注意到， 奥·乌力吉几年前申请的自

选车牌选用了字母“MY”寓意“蒙医”，而

几天的采访下来，记者又在蒙医药学院门

前看到了好几辆牌照为“蒙 G·MY”打头

的汽车。 一问才知，原来车主都是蒙医药

学院的老师。 大家并没有商量，而是不约

而同跟随了奥院长的脚步。 有两位新进的

老师， 还分别用自己的毕业年份作为车牌

的后缀数字。 其传承和凝聚力，可见一斑。

为蒙医药学争得博士点

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 、科技标兵 、蒙医药研发创新团
队领军人才……从事蒙医药研究这些年来 ， 内蒙古民族大学
蒙医药学院院长奥·乌力吉所获的荣誉着实让人惊叹 。 但每每
介绍起自己 ，奥·乌力吉却从不会拿这些说事儿 。 常被他挂在
嘴边如数家珍的 ，反倒是 “冠心舒通胶囊 ”“广枣通脉胶囊 ”“海

伦胶囊 ”“蓝红胶囊 ”“清咽利喉胶囊 ” 那一个个让外行人有些
陌生的蒙药新药 。 这些药无一例外 ，均是他和他率领的团队潜
心钻研多年的研究成果 。

蒙医药学， 是蒙古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它具有完整的理论
体系和独特的诊疗技术 ， 至今已走过 2700 余年的风雨历程 。
而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所在的通辽市， 恰恰是全国蒙古

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 同时也是我国蒙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 从 1985 年大学毕业至今， 土生土长的奥·乌力吉在这一领
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在他的努力下， 一个个悬壶济世的蒙药
新药研制成功， 一批批年轻的蒙医药人才走上了救死扶伤的工
作岗位。 对这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而言， 这便是他最为看重且
最为快乐的时刻。

在通辽，最早的医学记载正是来自蒙

医， 传承千年的蒙医药文化早已深入人

心。 为了将蒙医药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近年来当地先后成立了 10 余家 科 研 机

构，基本形成蒙医药产、学、研全产业链。
2013 年， 内蒙古蒙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

依托当地政府 、 相关企业和高校成立 。
2015 年， 当地又牵头成立了内蒙古蒙医

蒙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对奥·乌力吉而言， 这一系列机构的

相继建成不光是让他平添几个头衔那么

简单。 这其中，既凝结了包括他在内无数

蒙医药人的心血，也为他们更好地发展蒙

医药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公共平台支撑。
在他看来，在蒙医药产业化过程中，有很

多共性的关键问题，是学校、药企甚至地

方政府没法单独解决的，但现在可以通过

平台凝聚成一股合力来共同完成。
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在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网 站

上， 最近有一份有十三种蒙药水丸性状

修订公示稿。 这些蒙药的性状， 分别由

原先的红色、 暗红色等变成了如今的黄

棕色、 棕褐色等。 奥·乌力吉告诉记者：
“长久以来， 水丸的部颁标准就是红色，
要达到这个标准， 处方中的朱砂、 银珠

必不可少。 但实际情况是， 制作红色的

水丸面临着重金属超标的威胁 。 这些 ，
药厂一直都知道， 却又无力去改变， 只

能照着标准生产。”
“蒙医蒙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

立后，光就这个水丸的颜色问题，我们就

召集 27 个会员单位开了 6 次研讨会，大

家各抒己见，提出修改意见，最终共同形

成一套方案报到了国家药典委员会。现在

公示的这个新标准，就是根据我们的方案

所形成的。 一旦新标准开始实施，不仅能

进一步提升这些水丸的产品质量，确保广

大百姓的用药安全，还可以使各家药企每

年节省几十万至上百万的原材料添加成

本。 ”奥·乌力吉介绍道。
由奥·乌力吉担任院长的内蒙古蒙医

药工程技术研究院，这两年也成了蒙医药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以及国际

合作的一块高地。 研究院共配备了 30 多

名研发人员，除了本土培养的，还有不少

从外地引进的高端人才。当地多数有关蒙

医药发展的前沿课题，如今都由该研究院

来具体承担。 目前，该研究院正在开展 86
版“内蒙古蒙药材标准”的提升任务，进一

步助推蒙医药产业化进程。
晚上 8 点， 一天舟车劳顿的奥·乌力

吉终于从奈曼回到了办公室。 办公桌上，
一份即将上报科技部的《中蒙俄“一带一

路”蒙医药国际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与联合

研发》方案正等待着他的最后确认。 蒙古

国与俄罗斯布里亚特是除了内蒙古以外，
蒙医药传承发展的两个主要国家和地区。
按照计划，该方案将汇聚来自中、蒙、俄三

国一流蒙医药高校、医疗机构、科研院所

和药品生产机构开展科技合作，并在蒙古

国联合建立蒙药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平

台、蒙医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蒙医药传

统医疗中心以及蒙药药厂等。 “我们的目

标很明确，除了要合作开发蒙药新药及蒙

药功能保健产品，还要联合培养一批高水

平的蒙医药学科人才，为蒙医药文化在国

际领域的传承发展加力。 ”

1961 年出生的奥·乌力吉，从小在

科左后旗朝鲁吐镇的白兴吐嘎查长大。
在他的记忆里，缺医少药，一直是家乡

人民不可名状的痛。 小时候，他的母亲

身体不太好，经常会有些牙疼、胃疼之

类的难受，却苦于无处看病。 每次奥·乌

力吉就只能去村里唯一的蒙医大夫家

求诊。 大夫未必会出诊，但会根据情况

给他开一些药。 拿着这些药飞奔回家，
仿佛就带回了希望。 从那时起，奥·乌力

吉便在心里埋下了长大后当医生为父

老乡亲服务的志向。
高考时， 奥·乌力吉义无反顾地把

内蒙古医学院蒙医专业作为了自己的

第一志愿。 1985 年，大学毕业的他如愿

被分配到了家乡通辽的内蒙古蒙医学

院（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前身）。
在学院附属医院心脏内科进行了两年

临床工作后， 奥·乌力吉便正式投身教

学与科研工作。 他喜欢钻研蒙医药史，
由于学院教材匮乏， 奥·乌力吉便利用

业余时间去走访各地的民间蒙医大夫，
收集各种第一手资料。

据奥·乌力吉介绍， 内蒙古的大草

原和森林中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其中

有很多都可以做药用植物，而生活在那

里的蒙古族人民通过逐步的摸索和学

习，用这些药用植物来治疗各种疾病和

外伤，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 而现

代蒙药学是在蒙古民族传统医药学基

础上，汲取了藏、汉等民族的精华而形

成的独立医药体系。
与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中医有

所不同，蒙医以“赫依”“希拉”“巴达干”
三根的关系来解释人体的生理、 病理现

象。 所谓“赫依”，是指各种生理功能的动

力。 凡是思维、语言、动作及各脏器的功

能活动，都受它支配。 如果“赫依”功能失

常，则会导致脏腑功能减弱，表现为神志

异常、失眠、健忘等。 “希拉”有火热之

意。 机体的体温、各组织器官的热能及

精神的振奋等都是“希拉”在发挥作用。
“希拉”过盛，就会发生各种温热病，如

口苦、吐酸、神情狂躁等表现。 “巴达干”
是指体内的一种粘液状物质，具有寒性

的特征。 “巴达干”的功能失调，除了表

现为一般寒性征象外，还易导致水液的

停滞不化而出现各种分泌物增多的现

象。 “对于病患来说，其实两者最直观的

区别在于蒙医习惯用生药，量小，劲儿

大，起效快；中医习惯用熟药，量大，劲

儿小，起效慢。 ”奥·乌力吉说。
刚工作的那几年， 每当逢年过节回

家探亲时，月工资仅 60 元的奥·乌力吉，
都会配好上百元钱的蒙药带到村里，给
有需要的乡亲看病、配药。 那时，他觉得

能这样帮到乡亲们就已经不错了。 1992
年 8 月 12 日，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让奥·
乌力吉的世界陷入一片灰暗———59 岁的

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在老家去世了……
回忆至此，奥·乌力吉突然起身走到

办公室窗边， 悄悄抹了抹湿润的眼眶。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促使我后来的研

究方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当时在通辽

地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
患病年龄日趋年轻化， 我想发明一种用

来对付心血管疾病的蒙药， 让后来人少

受类似伤害。 ”他缓缓对记者诉说。
当时的奥·乌力吉只是个再普通不

过的年轻蒙药研究者， 要发明一款新

药，谈何容易？ 父亲去世一个月不到，他
便选择前往西安医科大学参加为期一

年的外语培训。 在那里，奥·乌力吉认识

了许多当地同行，也大致了解了开发一

款新药的详细流程。 回到内蒙后，他着

手启动了第一款新药的研发工作，并给

这款新药起名为“活心神”。 广枣、沉香、
丁香、天竺黄、冰片———“活心神”最初

的配方， 源于奥·乌力吉从牧区的老一

辈那了解得来。

在上世纪 90 年代， 要研究一款新

药，前期投入至少需要二三十万元。 这

对奥·乌力吉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幸

好，他的创举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教育

厅和学校的鼎力支持，“活心神”也得以

“卓力冠心康” 申报立项。 在研制过程

中， 奥·乌力吉还有幸在一次培训中听

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的讲课。 会

后， 他便鼓起勇气给李连达写了信，请

教新药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身为中

药药理学的权威，李连达给这位“后来

者 ”回了好几封信，并表示能在技术上

支持他的研究。 在李连达的帮助启发

下，配方中的沉香最终换成了丹参，“卓

力冠心康”也最终定名为“冠心舒通胶

囊”。
1995 年底，“冠心舒通胶囊” 的相

关实验完成；1997 年，上报到卫生部进

行新药审批。 等待审批结果的那大半

年，奥·乌力吉为了“冠心舒通胶囊”的

成败“操碎了心”。 一方面，他担心审批

能否通过；另一方面，又急于找到药厂

将其成果转让，因为当时学校为了这个

药已前后花了 30 万元， 如果找不到买

家，无异于所有的付出都打了水漂。 在

李连达团队的帮助下，陕西步长制药最

终抛来了橄榄枝， 以 60 万元的价格将

“冠心舒通胶囊” 的研究成果一次性买

断。 1998 年，“冠心舒通胶囊”拿到了卫

生部的批文。 2002 年，“冠心舒通胶囊”
取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 这不仅是国内

首例三类蒙药新药，也是第一个快速改

善冠心病、心绞痛的现代专利蒙药。 次

年，该药顺利上市，并在全国 31 个省 、
市、自治区推广应用，至今已有约 9000
万名冠心病患者从中受益，其产值突破

10 亿元。
奥·乌 力 吉 在 父 亲 离 世 时 许 下 的

愿，终于实现了。

奥·乌力吉：“MY”是我的终身选择

9 月 20 日， 奥·乌力吉原本和记者

约定在办公室完成采访。 但上午的一通

电话，让他临时决定赶去近两百公里外

的奈曼旗。 电话那头的席·额尔和木告

诉他，当地村民已收割了 1 万斤沙蓬并

打包完毕，堆放在一处农家院内。
沙蓬， 是奥·乌力吉在 4 年前开始

研究的一种生长于沙丘中的藜科植物。
他和他的团队发现 ， 沙蓬降糖作用显

著，且对高血糖及糖尿病都具有良好的

治疗和控制作用，为此，奥·乌力吉特地

申请了专利对其进行保护。 席·额尔和

木是土生土长的奈曼人，也是当地的统

战部长，对于沙蓬他们并不陌生 ，很多

老百姓会因其口口相传的清热解毒功

效而用它们来泡水喝 ， 但广袤的沙漠

上，大片自然生长的沙蓬并没有得到更

多有效的利用。
既然沙蓬对人体有益，能否想办法将

其研制成保健品甚至药品呢？ 带着当地

百姓的期待，一年前，席·额尔和木经人

辗转介绍找到了手握沙蓬相关专利的

奥·乌力吉。 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对沙蓬

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这次请奥·乌力

吉前来，一是想带他实地看一下当地的沙

蓬生长区，二是赶在花期前收割了一些沙

蓬，请他带回去做进一步的提取实验。
中午 12 点， 奥·乌力吉在学校车库

和司机霍师傅匆匆吃了个烧饼便启程上

路。 三小时后，他的身影出现在了奈曼旗

白音他拉苏木的一片沙地之中。 此时的

沙蓬大多已开花。 在沙地里看上几圈，带
刺的花骨朵已在不经意间扎满了奥·乌

力吉的裤腿。 一边仔细端详，奥·乌力吉

一边用手机拍下不同角度沙蓬的照片，
喃喃自语：“没想到这里真有这么大面积

的沙蓬，接下来实验的材料不愁了。 ”
随后， 奥·乌力吉被领到了一处农

民家，260 多袋约 1 万斤已打包完毕的

沙蓬整齐地堆放在院落一角。 “得亏这

些天没下雨，否则一淋湿的话 ，大伙的

努力就都白费了。 我这就联系卡车和场

地，明天就将它们运出去。 ”几个电话一

打，相关事宜便对接完毕。

“奥教授，您看您这专利，以后有没有

可能转让给我们当地？ ”席·额尔和木问。
奥·乌力吉笑而不答。
下午的第三站，是白音他拉苏木政

府。 在席·额尔和木的引荐下，奥·乌力

吉和一位当地领导接上了头。 奥·乌力

吉当着他们的面，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

想法说了个透：“我们知道沙蓬是个好

东西，这在史料里都有记载 ，清热解毒

的作用，老百姓也都明白。 现在通过这

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了沙蓬有两个新

功效，一是降血糖，二是保护肾脏，尤其

是针对糖尿病引起的肾脏损伤有保护

作用。 所以我们才申请了专利保护。 你

们想通过开发沙蓬资源发展经济的急

切心情我很理解，但科学研究是个漫长

的过程，尤其是研究新药 ，动不动就要

花上个十年八年的 ， 即便是做保健食

品，时间虽然短点，但也需要大量实验

数据来支撑，急不来的。 ”
“现在我们能做的 ，首先是要确定

未来的研究方向，到底是做药还是做保

健食品？ 做保健食品的话，是做吃的还

是喝的？ 这些，都需要通过科学实验来

确定沙蓬最有价值的作用点，然后寻找

合适的合作企业一同参与开发。 在我看

来，如果确定要将沙蓬产业化 ，那未来

可以直接在这里建立初加工厂，完成沙

蓬的初加工和预处理。 一来省去了草料

来回运输的不便，二来也可以为当地创

造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 作为一个内蒙

人，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让这些内

蒙的‘好东西’在这儿就地转化，造福广

大老百姓。 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你

们的耐心配合。 ”奥·乌力吉说。
坐上车， 离开白音他拉苏木已是傍

晚 5 点。 回程的两个多小时里，奥·乌力

吉已忙不迭地通过手机， 将下午了解到

的信息与学生们交流沟通。 这些年，类似

的田间地头，奥·乌力吉跑了不少。 尽管

作为院长的他平日里行政工作十分忙碌，
但他仍会挤出时间， 去农村多走走看看。
在他看来，能通过自己的技术，切切实实帮

助到农村群众，是长久以来的不变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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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丸” 的红不见了

潜心钻研的 “拓荒者”

喜迎十九大·实干兴邦英雄谱之二

本报记者 王星

奥·乌力吉在

奈 曼 旗 观 察 沙 蓬

生 长 情 况 。 王星
摄 （ 除 署 名 外 ，
均 受 访 者 本 人 供

图）

奥·乌力吉教学生如何进行蒙药材生物学特性观察。

奥·乌力吉和他的蒙医创新团队。

2015 年 4 月 28 日 ， 奥·乌力吉在

北京参加庆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表

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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